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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類別 █小說組  □散文組     □新詩組□台語散文組 

作品名稱 寵兒 

當我被送進精神病院時，我看到了那些奇怪的小東西。 

細碎的，呢喃著，小小聲的。 

 願飛翔，願安康，來生來世不徬徨。 

 

 「來，這是今天的藥。」 

 護理師將好幾顆藥丸放進我的手掌，還有一個滿著水的塑膠杯，我仰頭將那些花綠且

五味雜陳的藥拍進嘴裡，含了一口水，和著一起吞下去，吞完了就張開嘴，讓護理長檢

查。 

 「舌頭抬起來。」他說。 

 舌頭下當然什麼都沒有，但我還是乖乖地照做，護理長對我很溫柔，我不想讓他討

厭。 

 當我離開護理站時，藥的餘味仍在我的嘴裡，久久不能散去，於是我開始念數字，轉

移注意力，第九百九十次吃藥，第九百九十次抬舌頭，第九百九十次.....。 

 嘴巴裡還是有很讓人噁心的甜味。 

 走廊上一個人都沒有，這時候是團體活動時間，大家都去參加活動了。陽光從走廊的

窗子透進來，窗框在地上投出一格一格的陰影。我踩著陰影往自己的病房前進，想像那些

光亮的、溫暖的、純淨的太陽光，只要碰到，就會一把將我抓住，狠狠燒死。 

 討厭明亮的地方，我不配。 

 一些東西在我的眼角餘光騷動著，我沒有立刻正眼去看，而是歪了歪頭，想要試著用

聽力去判別是不是幻覺。 

 「走、走、走...。」 

 「祝福你，祝福你。」 

 「願飛翔，願安康...。」 

 幾乎無法聽見，卻確實存在的，小小的，細碎的歌聲，從陰影裡傳了出來，我停了下

來，仔細地想要聽清楚。 

 「願飛翔，願安康....。」 

 「來生來世...。」 

 「不徬徨。」 

 我快速伸手往那團黑影裡抓去，黑影就連尖叫聲也是小小的，細細的。祂們尖叫著散

開，一下子就不見了蹤影。有東西在我的掌心蠕動，我攤開手掌，一團黑黑的，像是小鳥

一樣的東西，癱坐在我的掌心，祂所傳來的溫度好真實，就像是祂真的存在。 

 「祝福你，祝福你！」祂哭叫著說。 

 我愣了一下，祂便趁著這個空檔，從我的手上逃竄開來，當我意識到而想握起手掌

時，那個東西已不見了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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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怪的東西。 

 奇怪，奇怪。我不斷想著這個詞，也不再只踩著陰影走，直挺挺地走著回到了我的病

房。我的病房和其他人的不一樣，並沒有室友，只有我一個人。我望向窗外，窗子上加裝

了鐵格網，藍色的天空和白色的雲朵在我的世界裡被分成了一塊一塊。 

 一塊一塊，跟假的一樣。 

 我突然覺得內心升起一股無名怒火，想要破壞東西，然而我的病房裡只有幾本普通印

刷的書，塑膠的水杯，我的熊娃娃。 

 沒有了，除了這些，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門外有好幾個人嬉鬧著走過，他們和我一樣，穿著病號服，手上戴著寫著姓名的塑膠

條。團體活動結束了嗎?他們看起來好開心，他們看起來感情很好。 

 玩具熊在我手裡扭成一團，又扁，又扭曲，棉花被壓縮的硬邦邦的，凝結在我的手

心。 

 我再次檢視我的物品，幾本書，水杯，熊娃娃。門外好吵，腳步聲好吵，說話聲好

吵，笑聲好吵。 

 什麼都沒有。 

 我想要尖叫，而我也那樣做了，一邊叫著，一邊往牆上扔東西，但是這些東西根本不

會碎，根本滿足不了我。尖叫聲引起門外人群的逃竄，還引來好幾個護理師，他們抓住

我，把我按回床上，不斷安撫著我。他們對我很好，只是按住手腳，沒有逼我吃藥，也沒

有用束縛衣，但是我還是很生氣，我踢開一個女護理師，另一個又遞補而上，當我終於因

為精疲力竭而放棄掙扎時，他們的臉看起來很失望，很疲憊，也很冷漠，被我踢中下巴的

護理師在一旁彎著腰，好像在哭。 

 他們放開我，留下了一杯用塑膠杯裝的冷水，還有關上的房門。我的聽力很好，能夠

聽到他們在關上的門的另一邊竊竊私語。 

 「如果他的爸媽不准他參加團體活動，不准我們用藥，不准穿束縛衣，堅持住單人

房，那幹嘛把他送到這裡?」 

 「誰知道，有錢人的思考方式凡人不懂啦，去工作、去工作。」 

 腳步聲遠去，我的手扭著被子，不斷扭著，扭著，喉嚨因為持續的大聲尖叫而開始疼

痛，我看向黏死在床頭櫃邊角的海綿，再將視線挪到上頭放著的水杯。 

 有東西在杯子後面動著，探出一個頭。 

 是剛剛抓住的，奇怪的東西，這次終於能夠仔細的看清楚祂的樣子。 

 全體通黑，長得像雨燕子，眼睛卻詭異的大，亮亮的反射著窗外傍晚漸漸弱去的光，

爪子很小，藏在長長的羽毛下。 

 「祢是什麼東西?」我問祂。 

 奇怪的東西伸長了脖子，變成一個長條，頂端兩顆又大又詭異的眼睛盯著我看，我伸

手去碰祂，祂又縮回成原來的球狀，避開我的碰觸。 

 「祝福你，祝福你。」祂叫著，不再像一開始那樣小聲，而是能夠清楚聽見了。我看

著祂喝乾水杯裡的水，叫著，一邊滑下床頭櫃，鑽入房間牆角的影子裡，消失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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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我就那樣一直凝視著牆角，連吃飯的時候都是。一直到被叫去梳洗，準備睡覺

時，我的視線才願意離開。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因為我知道，房間裡不再只是我一個人。 

 「早安，今天你將會參加團體活動，先跟你說一下喔。」護理師打開門，站到我的床

邊叫醒我，我茫然地看著她的臉，點了點頭，不是很明白為什麼突然被允許加入團體活

動。 

 「陳護理長認為，你還是參加一些活動比較好，所以跟你的父母爭取了一陣子，他們

昨天允許了。」她說，對我露出一個欣慰的笑容。 

 一陣子?我幾乎要放聲大笑，一陣子，多長的時間能夠簡稱為一陣子? 

 我沒有感受到一絲雀躍，明明是一直想要的東西。 

 因為一直想著下午即將到來的，入住病院以來的第一次團體活動，所以整個上午都過

的渾渾噩噩的。我拿起書本看，卻只是一頁又一頁的翻，直到午飯後的服藥時間，也想不

起那本書究竟在說些什麼。 

 當鈴聲響起，表示團體活動即將開始，今天的主題是繪畫，要畫自畫像。 

 全部的病人，包含我，圍坐成一圈。 

 「大家可以自由的畫，畫出自己心中的模樣，想要把皮膚塗成紫色或黃色也沒有關

係，盡情畫吧。」心理師(她的名牌上寫的)一邊發圖畫紙給我們，一邊說，畫具兩人一組

使用，這讓我有些牴觸，從小到大，我從沒和誰共用過什麼東西。 

 和我一起共用畫具的是個女孩，看起來比我大一點，瀏海很短，在額頂雜草般的亂

翹，她伸手就把黑色奇異筆一把抓走。 

 「我只要這個。」她小聲地說，近乎呢喃，即使是我，也聽得十分吃力。 

 隨便吧，我想。 

 我先選了鉛筆打草稿，仔細又小心翼翼的畫出輪廓，再慢慢勾出黑線。我不想要畫

錯，不想要用橡皮擦，我想要完美。 

 但是時間不夠，遠遠不夠，我還沒畫完，時間就沒有了，我焦慮的看著只有勾出一半

黑線的自畫像，鉛筆的筆尖緊緊抵著我的大拇指，流出了一滴血。心理師開始說話，但到

了我的耳邊只變成煩人的嗡嗡聲，我偷偷看那個女孩的畫，上面是一團黑，以及兩個大大

的、亮亮的眼睛。 

 是我在陰影裡抓到的那種東西。 

 「妳也看過嗎?」我湊到她的旁邊，小聲地問，她的肩膀一瞬間警戒抬起，再緩緩放

下，像是她在強迫自己一樣。她緩緩放下奇異筆，向我微微側頭。 

 「你也看過嗎?」 

 「看過，我還抓到一隻過。」 

 她的臉在一瞬間亮了起來，像是看到希望，看到救贖。 

 「我和李伯都叫祂們天使。」 

 天使。我在心裡咀嚼這個詞。 

 「你常常看見嗎?」她繼續追問，興奮的語氣引起了心理師的注意，她叫我們坐好，

讓她說完最後一些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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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下就吃晚飯了。」她微笑著說，但是我覺得她很不開心。 

 「我很抱歉。」被當眾提醒了。我很羞愧，還很焦慮，我從沒有這樣過，但是女孩看

起來根本無所謂，只是低著頭，用手指撥弄筆，製造出聲響。 

 團體活動結束了，那張一點也不完美的自畫像被收走，就像從沒有存在過一樣。 

 這樣很好。因為今天的團體活動就是一場災難。 

 我想忘掉那一切，不想和那場活動裡的任何一個人見面，因為他們都會勾起我的羞恥

感。但是當我想到那個女孩時，心裡遲疑了一下，因為她知道那種奇怪的東西是什麼。 

 正當我猶豫著，一隻「天使」又出現在我的床尾，爪子扒在床架上，兩顆黑黝黝的眼

睛直勾勾的看著我。我不大確定和昨天來喝水的那隻是不是同一個，祂們看起來一模一

樣。 

 「祢想要喝水嗎?」我問祂。天使眨了眨眼睛，就再也沒有動作了。我拿起水杯，想

要到護理站要一杯水給祂，卻遇到了那個女孩，我下意識地後退並瞪著她，她似乎感到不

以為然。 

 「他們叫我晶晶。」她伸手指了指護理站，盯著我看，似乎想要我也來個自我介紹，

但是我的心裡想的全是天使，所以一言不發的繞過她，要了一杯水後就往回走。她不屈不

撓地跟在我身後，不停的問東問西。 

 「為什麼要出來裝水?」 

 「你為什麼可以住單人房?」 

 「天使今天也有來找你嗎?」 

 我在房門前停下腳步，將食指放在嘴唇前，示意她安靜。她似乎知道房間裡有什麼，

安靜了下來，眼裡閃爍著興奮的火星。 

 但是當我推開房門，裡頭什麼都沒有。 

 我很生氣，氣得渾身發抖，水從杯子裡潑灑出來，滴落在我的手掌和拖鞋上。 

想要把水杯扔在晶晶的臉上，都是她害的，很生氣，不可以丟東西，生氣，忍耐，要

忍耐。 

 床墊傳來下陷的聲音。晶晶不知何時坐到了我的床褥上，審視著我的房間，這讓我大

受侵犯。我朝著她把水杯扔了過去，打中她的頭，但她只是「唉呦」了一聲，眼睛又直勾

勾的看著我。 

 「所以祂們常常來找你嗎?我是說?」天使。她用誇張的嘴型念出了那個詞。我粗喘

著，逼自己冷靜下來，空氣在我的喉頭進進出出，很乾，很不舒服。 

 「每天都只會看到一隻，但是我不確定是不是同一個。祂們都長的一樣。」 

 「當然了，當然了。」晶晶興奮的說，開始左右歪頭，搖擺著身體，視線卻從來沒有

離開過我，我對於她那股莫名的興奮開始感到煩躁。 

 「祂們到底是什麼?不打算告訴我，就立刻滾出去，滾回妳的窮人房。」 

 「祂們是天使，你知道天使是什麼嗎?就是能夠救贖你的，有翅膀的東西。」 

 「祂們能夠讓你出去，讓你自由。你懂我的意思嗎?以前李伯抓了一隻來養，他養的

天使死掉之後，我就再也沒有看過李伯，護理站的人說他出院了。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興致缺缺的聽著她的聲調愈加高亢。我並不想要出院，出院對我來說，不過是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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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鳥籠移到另一個更華麗的鳥籠，毫無意義，至少這裡的護理師還對我比較客氣，她們不

會罵我是毫無才華的，玷汙基因的豬。 

 「你怎麼可以不興奮?」或許我將無聊表現在臉上，晶晶開始激動起來。 

 「你可以自由，不好嗎?我一直那麼想出去，但是我只有看過一次天使，是我不配被

救贖嗎?為什麼你可以?為什麼這樣的不知好歹?」到了語句的最後，她幾乎是對著我尖叫

出來，一邊用拳頭捶打著床鋪。 

我冷漠地看著她，毫無反應。 

 「我是為了你好!你怎麼這麼不知好歹?」 

 媽媽的聲音在腦海某處響起，和晶晶大吼大叫的聲音時而重疊，時而此起彼落。吵死

了，我不開心地皺起眉頭，吵死了。 

 我按了服務鈴，護理師把晶晶帶走了。世界又安靜下來，剩下我和空蕩蕩的房間，還

有被鐵格網分成一格一格的藍天白雲。 

 當我再次看見晶晶，已經是三天之後的事了。 

 她依然頂著亂如雜草的極短瀏海，將房門推開一個縫隙，從狹小的縫中窺視著我。我

盯著她，將天使藏在被子下。 

 在過去的一週裡，我已和其中一隻天使建立起良好的關係，祂每天下午都會來看我，

祝福我，而我會給祂滿滿一杯的水喝，喝完之後，祂會陪我玩，讓我摸祂小小的，卻很銳

利的爪子。 

 而因為那天活動後晶晶的失控，我又被禁止參加團體活動了。 

 「妳想要什麼?」我說。晶晶從門後走出來，病人服裡鼓鼓的，像是藏著什麼東西。 

 她從衣服裡拿出一個寬口的玻璃瓶。 

 「這個，送給你。」她囁嚅著說，就像我第一次見她那樣。見我沒有說話，她又繼續

說:「我從護理站偷來的，你可以把天使養在裡面。李伯說過，什麼都不要餵，愛著祂就

夠了。」 

 對於出院，我並沒有太多嚮往，但是我還是收下了瓶子，並且把晶晶趕出我的病房。 

 我把玩著瓶子，那是一個很普通的寬口醬菜瓶，折射著即將消失的太陽光，看起來通

透閃亮。天使從我的被子下探出頭來，看起來對玻璃瓶很是好奇。 

 「祢想要玩這個嗎?」我輕聲問祂。天使從被子裡滑出來，滑進瓶子裡，轉了幾圈，

最後一屁股坐在瓶底，看起來很是滿意。 

 只要把蓋子蓋上，祂就能無時無刻的陪著你，不必再等祂出現。 

 這樣的念頭，突然出現在我的腦海裡。 

 我看著在瓶子裡玩得很開心的天使，左手緩緩抓住瓶子，右手娑磨著金屬瓶蓋。 

讓天使無時無刻陪著我，不必再等祂出現的，這樣的想法......很是誘人。 

 我一把蓋住蓋子。 

冷眼看天使在裡頭掙扎、哭泣，心裡居然湧上無法言喻的滿足感。我將裝著天使的瓶

子塞到枕頭下，準備去護理站吃藥。 

「今天發生了什麼好事嗎?」護理長問我，一邊將藥丸放到我的掌心，而我微笑著將

藥丸和著水吞下，就連張開嘴巴，抬起舌頭讓護理長檢查時，也一直微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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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發生了好事。我擁有了一隻天使，只屬於我的寵物。祂將在我入眠時，起床

時，生氣時，孤單時，每一分每一秒，不停的祝福我。 

但是直到我進入夢鄉，天使都沒有再發出任何聲音。 

 

 「李傑，你的父母等一下會來探視喔。」 

 一如既往地被同一位護理師叫醒，我垂下視線，沒有理會她，而是仔細去聽天使有沒

有發出聲音。今天是我飼養天使的第七天，在這七天裡，天使沒有發出任何聲音，更別說

是給我祝福。 

 就像是死了一樣。 

 等到護理師離開，我從枕頭下拿出玻璃瓶，天使羽毛蓬亂的坐在瓶底，委靡不振。我

用手指敲敲瓶身，也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算了，我想著，算了，反正還活著就好。 

 我穿上唯一一套外出服，為了能夠體面的接受探視，被特別准許擁有的外出服。那是

一套黑襯衫和西裝褲，搭配一雙雕花小皮鞋，同樣是黑色的，爸爸說黑色能夠讓人覺得值

得信任，值得託付。 

 媽媽看起來依然溫柔婉約，爸爸還是很有威嚴的樣子。他們問我，病院裡的護理師對

我好不好，有沒有交到新朋友，還有最重要的，有沒有好起來。 

 「很好呀。」我說。露出媽媽教過我的，別人看了會認為我是乖孩子的笑臉。 

 「護理師對我很好，護理長很疼我，但是因為沒有參加團體活動，所以沒有新朋

友。」 

 「這樣啊，那就好。」媽媽看起來鬆了一口氣，握緊了我的手。 

 「別跟他們交朋友，他們都是瘋子。」 

 「好呀，媽媽。」我甜甜的回答。 

 「男孩子別撒嬌了，都幾歲了?啊?你真的有在努力嗎?已經住了這麼久，看起來還是

軟弱的像個麵團，任由別人拿捏!」 

 我依然笑著，扣上所有扣子的襯衫衣領緊緊勒著我，吸不到，也吐不出，雙手緊緊捏

著媽媽的，直到她的手扭曲通紅，驚呼出聲。 

 爸爸一巴掌打在我臉上，很痛，也不太痛，我不大確定。 

 我還是沒有鬆手，繼續扭著媽媽的手，對她甜甜的笑。她在哭，或許是因為很痛吧，

真羨慕。 

 臉上又挨了一巴掌，耳朵裡全是嗡嗡作響的耳鳴聲。護理長趕過來，想要把我們拉

開，卻也被爸爸打倒在地上。我對護理長笑著說，沒關係，不要把我們分開，我們是家

人。 

 他們那每一巴掌，每一句傷人的話，都是為了我好。真的!請相信我。 

 警衛衝進來，把爸爸帶走了，而媽媽一邊哭泣著，一邊跟護理長大聲爭吵著。隱約能

夠聽到「投訴」、「都是你們害的」等等字眼，很有媽媽的風格呢。我大笑著，走回自己的

病房，現場亂成一片，根本沒人管我。 

 我從枕頭下拿出裝著天使的瓶子，天使癱軟在瓶底，奄奄一息，我抱著瓶子，站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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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網分割成一格格的窗子前，看著藍天白雲，看著另一個籠子。 

 「天使，天使。」我把嘴湊到瓶子旁，輕聲對天使說，吐出的熱氣使玻璃瓶染上點點

白霧。 

 我想打開瓶子，放天使自由，但是瓶蓋已經卡死，無法轉開。我掂了掂手中的玻璃

瓶，玻璃製品熟悉的手感，讓我回憶起好多事情。 

 「如果我把瓶子砸破，祢會受傷嗎?」 

 天使終於給了我回應，祂虛弱地搖搖頭，曾經又大又圓的眼睛失去了光彩，疲憊的瞇

成一小縫。我開始感到躍躍欲試，挑了房間裡最大的，沒有任何遮蔽物的牆面，我握緊瓶

子，將玻璃瓶連著裡頭的天使，一起狠狠的砸在牆上。 

 天使軟綿綿的躺在玻璃碎片裡，羽毛失去光澤，毫無生氣。 

 「祢這個騙子!」我咬牙切齒的撲進玻璃碎片裡，抓起天使的屍體，用力的捏著，搖

晃著，那黑色的羽毛團開始分解、融化，化成一團噁心的黑色毛髮、灰塵和水的混合物，

混合著我的血，一起流淌在地上。 

 我不想出院，我不想進到另一個籠子裡，我不想回去地獄。 

 我焦慮了起來，手掌在地上不斷摸索。食指碰到了一塊很大的玻璃碎片，我拾了起

來，鬆了一口氣似的，開心的摸著邊緣。 

 如同往常那樣。 

 

 我目送他們遠去。 

 「祝福你們。」學著天使不斷小聲唱著的話語，我喃喃的說，而爸爸媽媽卻沒有聽

見。護理長護送他們走出病院，在告訴他們「請節哀」時，媽媽尖叫起來:「我們辛苦撫

養他長大，怎麼可能不難過?我要告死你們!」 

護理長沒再多說，而媽媽也安靜下來，像是她的氣力全數花在剛剛的喊叫裡。他們安

靜地，死寂的，奄奄一息的抱著我的熊娃娃跟病人手環，在病院小徑的盡頭遠去。 

 「祝福你們，祝福你們。」我喃喃的說。吟唱著，呢喃著，我的身體開始長出黑色的

羽毛，穿著皮鞋的腳變成銳利的，小小的爪子。那群天使從陰影裡探出頭，開心又歡喜的

擁抱我，拉著我加入他們。 

 「願飛翔，願安康，來生來世不徬徨。」我高唱著，近乎無聲。 

     隨著那些嶄新的家人，我沒入病院的陰影之中。 

 


